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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经棚县志》载，《张采使辽录》中，京牛山馆北去，群燕飞翔，大如鸠鸰。《承德
府志》以为：张浮休使辽，并非张采经地，有两种，即陶弘景所称之越燕胡燕也，其胡燕
又名沙燕。草地无屋可巢，依栖在野。

这就是说，越燕、胡燕不同于造屋于乡野村庄的小燕子。它们的生活习性不同，至
于它们是不是同属科，笔者未见其相关文字，绝不敢信口雌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
们和天鹅、小燕子等都是候鸟。

这首五律写得是草原春天之景象。全诗突出了一个“静”字，大有唐代诗佛王维之
遗风。诗人笔下的大草原没有比肩接背的人流，没有车水马龙的繁华，没有买卖铺子
的叫卖，没有酒家客店的招商幌，没有村庄之鸡鸣犬吠，甚至没有牧人和他们的牛羊，
诗中所有动物皆悄声匿迹，大草原万籁无声。唯有自远方归迁的沙燕，精灵一样活动
在天地间。

沙燕和诸多候鸟一样，它们都有着惊人的记忆，春来阳气渐盛，沙燕们“结侣亦双
双”成双成对地飞跃江河湖海、大漠山川，来到气候宜人的北方躲避酷暑，造屋安家、结
婚生子，然后抚养儿女们长大，待儿女们翅膀练硬，具有远程飞行的本事，它们便携儿
带女寻旧踪、飞江河、过大岭，回归南方的家躲避风寒。任日月恒久地交替，沙燕们也
在永恒地重复着昨年的故事，过着它们永远也过不完的寻常日月。

沙燕们不像小燕子那么有人缘儿，小燕子会一如既往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屋檐下
造屋、居家过日子。人们都很喜欢它们，称它们是喜鸟，会给家里增添喜兴、带来好
运。而沙燕们则生活在大草原上，无屋可建巢，只好“依栖唯在野，”在大草原上安家。

诗以《诗经·风·周南·葛覃》中句“黄鸟于飞”中的“于飞”一词起兴。于飞，即鸟儿
飞舞翱翔之意。这一词写出沙燕“结侣亦双双”，不远千山万水成群结队地飞跃太平、
回迁草原、活灵活现地享受塞外风光的情趣。大草原上没有亭台楼阁“无计巢朱屋”，
不能建筑自己红房子，“何由傍绿窗”，只
好依草傍绿生活在野外。这样的日子对
于沙燕们来说习以为常，自是别有一番滋
味在心头。“鸣唤自成腔”，它们相互召唤、
唠家常、展歌喉都将别具韵味。“触物乡心
动”触景生情，它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江
南的老家“茅檐想越江”。它们的老家在
什么地方呢？“想越江”，越：周代诸侯国国
名，当时在今天的浙江省东部，后扩展到
浙江北部、江苏全省、安徽省南部及山东
省南部的大片区域。古时“越”是浙江省
东部一带的别称。此地处于长江下游、黄
河下游以南地区。这里鱼米之乡、百姓富
足、民风厚朴、文化发达。南越文化在几
千年的历史演绎中，都起到很有影响的积
极作用。比如越剧等深受人们喜爱，历久
弥坚，经久不衰。

诗的结尾以沙燕思乡的巧妙构思结
束全诗。燕子和候鸟们结束了它们在北
方的一季轮回，又沿着旧时归迁路回到它
们的故乡，准备完成它们的下一季轮回。
此诚可谓天道轮回、日月常规永不停息。

赏析： 郭久良

于飞沙上燕，结侣亦双双。

无计巢朱屋，何由傍绿窗。

依栖唯在野，鸣唤自成腔。

触物乡心动，茅檐想越江。

沙燕
■清高士奇

水
墨
画
沙
燕

刘
海
柱

2021年07月23日

在我旗有这样一位党龄36年的退休教师，退休后，她团结社区居民组建演
唱团，进行义务演出，在社区这个大舞台上展现新的风采。虽已年过古稀，仍然
不忘回报社会。她就是云杉社区“夕阳红志愿者演唱团”团长金荷。

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是“夕阳红志愿者演唱团”固定的排练时间。最近
77岁的金荷正带领演唱团的成员们进行更为紧张的排练,为“七一”期间的演出
做准备。

云杉社区“夕阳红志愿者演唱团”团长 金荷：“退休后，我觉得虽然我离开了
工作岗位，但是我没有离开党组织，生活更不能褪色，我们组建演唱团，学红歌、
唱红歌，积极参加活动，尽情讴歌英雄、歌唱共产党。”

自“夕阳红志愿者演唱团”成立以来，金荷带领演唱团的成员们利用表演的
形式多次进行司法、环保、防火知识宣传演出，还多次到森警、武警、公安干警、
敬老院、工矿企业进行慰问演出。

应昌街道云杉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康丽丽：“金姨是一名退休的老
党员，也是一位热心的志愿者，虽年近古稀，却从未停止过奉献的脚步，她将辖
区的文艺爱好者组织起来，成立演唱团，积极参与社区的各种学习宣传活动，多
次到各单位进行义务演出，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风采，用爱心感染和照亮
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自2002年成立“夕阳红志愿者演唱团”以来，演唱团的成员从最初的几个人
发展到现在的50多人，他们平均年龄65岁，最大的已经86岁了。虽然他们中间
的很多人已经皓首银髯，但唱起红歌，依旧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正如火如荼进行，在云杉社区的党史学习课堂上，总能
看到金荷认真听课、记笔记的身影。

云杉社区“夕阳红志愿者演唱团”团长 金荷：“活到老、学到老、发光发热亦
到老，我们要铭记历史，坚定不移，坚持信念，保持理想，编排更多更好的节目宣
传党史，传承党史的精神。”

金荷
退休不褪色 继续发余热

■王莹莹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克什克腾旗
经棚镇，一条清澈见底的碧柳河穿城
而过，自然把这里分成了河西和河东，
河西是群众居住及党政机关、学校、商
店、医院等所在地，河东则是大片的菜
地，每到夏季，群山都披着绿装，菜地
则是绿油油的，仿佛一幅水墨画，让小
城美不胜收。

河东的大片菜地，都不喷洒农药，
化肥，更不会使用除草剂，所以，那时
的菜地里或坝沿上都会有很多草，那
时农民种菜除草唯一的工具就是一把
锄头，而河边及坝沿上的草多被小学
生们用镰刀割了，捆好卖到大车店喂
马。

那时的草，总是生生不息，地里的
草刚刚除过，可一场雨后，又蓬蓬勃勃
地生长起来。青青河边草和菜地里的
草，不仅成为了各种蔬菜的伴生物，更
为大片的土地提供了足够的“遮蔽”。
在这种“遮蔽”下，一些千奇百怪的小
生灵也“潜伏”其中，异常活跃的生长
着。

菜地里的草虫特别多，诸如草蝉、

蚱蜢、蝈蝈、蛇虫子（也叫小蜥蜴）等，
遍地皆有。人们习惯把草蝉叫“草知
了”，它体型极小，只有麦粒般大小，草
绿色，它一般是在玉米地里，它相当灵
敏，听到人们的脚步声蹚过草时，便会
集体轰然飞起，向四下散去。草蝉的
叫声非常小，只有到了晚间，坐在田
间，精心去听，便会有“唰唰，刷刷”的
声音，它仿佛吸收了草绿的精魂，又仿
佛是草幻化的精灵。

在大片菜地里，有捉不尽的蝈蝈，
尤其是在玉米和黄豆地里，蝈蝈上下
跳动，鸣叫在这两个层次间，那“吱嘎、
吱嘎”的叫声此起彼伏，特别清脆而又
嘹亮，那年月，无论大人孩子都喜欢捉
蝈蝈，有专门卖蝈蝈笼子的，里边装着
几只蝈蝈，沿街叫卖，五分钱一笼子蝈
蝈，放在门面上，听那不定期的蝈蝈叫
声。蝈蝈给人一种轻灵，飘逸的灵感，
而辍在玉米樱穗儿上的蝈蝈，翠绿的
身体被嫩红色的缨穗衬举着，给人一
种珠玉般的灵感。

家乡河东的菜地里，还会不时发
现小野兔的出现。因为野兔喜欢在草

丛密集的地方，生养繁殖自己的后代，
小朋友们捕捉小野兔也成了一种乐
趣，小野兔是跑跑停停，人们匍匐慢
行，瞅准机会扑上去。小野兔毛绒绒
的，因为本人胆小，不跟着小朋友去
捉，见到小朋友捉到一个小野兔高兴
的样子，我心中禁不住生发一种隐隐
的痛，因为小野兔再也找不到爸妈及
兄弟姐妹。有的成了人们饭桌上的一
道味道鲜美的菜肴。

当年家乡河东的菜地里，人们还
会偶尔抓到刺猬。刺猬总是用尖尖的
嘴巴不停地嗅着地面，蠕蠕前行，一副
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要是被人抓住，他
立即就缩成一团，一动不动，人们对它
也无可奈何，只好放它而去。在老菜
地里，有时会出现蛇和仓鼠等，那年
月，离东山跟很近的菜地里，时常有狼
出现，晚上这些狼会出现在羊圈里。

记得1957年10月的一天夜里，经棚中
学刚建立一个多月，学校为了勤工俭
学，买了 100 多头羊放在校园的羊圈
里，黑夜有几只狼咬死了七八只羊，又
把剩下的羊赶走了，第二天学校派人
去鹅蛋梁一带追去，才把羊追回一部
分，那时人们晚上都是大门紧闭，生怕
进来狼，一到太阳夕下，谁也不敢到河
东菜地东山根那边去，生怕遇见狼群。

当年，人们还没有听说过“生态环
境”，但真正领略到了鸟语花香，青山
绿水之美，而这一切，现在多少菜地里
的小生灵几乎灭绝了，河水也不见了，
因为过多的使用农药，庄稼和蔬菜都
没有了纯天然了。河东菜地变成了高
楼大厦，很难再听到小生灵的鸣叫，因
为再见不到小生灵的影子了

河东菜地里的那些生灵
■马守喜

淡淡清风，拂耳扑鼻，送来的是远方那股淡雅清新的香气。那份儿时的
怀念，那份熟悉的香气，和那些人，那些事都在心上刻下了清晰的痕迹，值得
珍藏。 想起时总能让人心情宁静，心灵得到洗涤。在记忆中，那份儿时的怀
念，那份质朴的香气，在那些人，那些事中刻画了时间的痕迹，在岁月中值得
珍藏。

小时候我清楚的记着，外婆家的小院中种着一棵桂树，它年事已高，听
外婆说，从外婆初中起，那棵树就被移植在院里，它看着外婆一日日成长，也
看着外婆一年年老去，看着外婆从亭亭玉立的姑娘到苍桑慈祥的老奶奶，而
它也从一株幼苗长成一棵大树，经历了多少风雨，体味多少人间的悲欢离
合。

初秋，是我最喜欢的季节，逢八九月，桂花的香气便会环绕小城，树上缀
满了大大小小的花骨朵儿，一串一串，仿若一尾风铃在树枝摇曳，它们会盛
开，会在秋天绽放自己的英姿飒爽，儿时的桂花娇小玲珑，微风吹拂，摆动着
一朵一朵小小的身躯在风中荡漾，那时外婆总会牵着我的小手，来到盛满桂
花的树下，轻轻摇动粗糙的枝干，漫天的桂花纷纷飘落在空中，舒展着圆舞
曲，枝头的缝隙间暖暖洒向人间的阳光，交杂着馥郁的桂香，扑面袭来。花
瓣落在肩头，落在手心，细细抚摸花瓣上的是生命的纹路。我一扭头不经意
间瞥到了她的笑容，如玻璃般剔透的瞳孔眯成一条线，鬓角的银丝在风中吹
拂着，嘴角的酒窝盛满了甜蜜，眼角的鱼尾纹，厚重的大手都是给予我一个
人的温柔。

我爱看她轻轻拾起桂花，在厨房里忙碌的样子，那种忙碌是有条不紊，
她的那双手上仿佛拥有魔法，将桂花与面团揉合，在布满桂香的厨房里，她
是那样认真，那样慈祥，有时与我交谈，对我一笑。不久，富有桂香的桂花饼
就做好了，桂花的香气在舌尖上令我回味，这时，她轻轻抬起那双手在我鼻
尖划一下，慈爱的一句“慢点吃”在我记忆中挥之不去。夜晚，她总爱用桂花
泡茶，在皎洁的月光之下，在桂树下，讲那些陈年老旧的故事，教育我做人诚
实，待人真诚的道理。她说，桂花和她很像，朴实柔和，她对桂花也偏爱，细
致地照顾着老桂树。直到那年，乡村拆迁，老桂树也被砍倒，外婆从乡村搬
到了城市，望着那些高楼大厦，内心的滋味百感交集。

又是一季秋天，树林在空中散发出“沙沙”声，漫步于林间小路，我似乎
又嗅到了熟悉的香气，那是一种留在外婆内心，伴随我成长的气息。是啊，
人生路漫漫，却总有那么一种气息值得怀念……

风一吹落叶满地，哦，桂花又开了呢。

总有一种记忆值得珍藏
■经棚二中董佳岐

天亮了，淘气的云雀歌唱着黎明，我早早的起床。梳洗完毕，把食物装
进书包，走进家门。踏着轻快的步伐，沐浴着温暖的微风，开始属于我自己
的旅行。 走进这片树林，鸟儿唱着悠扬动听的歌谣，我望着它娇小的身躯，
它却淘气地看了看我，飞走了。我继续前进。望着高大的树木，闻着自然送
我的清香，我加快了步伐，到了，快到了。

我又来到了这里，汨汨的溪流，你好吗？你如一位精通琴棋书画的大家
闺秀。听！那一阵阵悦耳的琴声是你弹奏的吧？当鱼儿快活地围绕在你身
边的时候，你在对他们讲述下棋技巧吧？它们听得多认真啊！在晚霞光临
时，你又画出一幅多彩的水墨画，上面还有你的字呢！睌霞满心欢喜地带去
了天上。你知道吗？晚霞天天赞美你的画呢！

哦！多情的杨柳！人们赠与你这个动听的名字，就注定你是一位俏丽
的少女。看，微风来了！你舒展了绿色的发辫，随着音乐舞动起来。纤细的
身段，让你可以如公主一般，在皇家舞会上大放异彩。哦！多情的公主！

走了许久，看了许多，我也乏了。靠在一棵大树下面。树木，你好！听
到你沙沙的声音，我的疲倦顿时消融几分。抚摸着你粗壮的枝干，你一定经
历了风风雨雨吧？不然你怎么会这样高大挺拔？你的树叶宝宝飘落下来散
发淡淡清香，令人如醉如痴。

我就坐在这棵树下，一边享用背包里的美食，一边看着这美丽的景色。
我站起身来，将垃圾一一拾起来，背上背包，沿着汨汩的溪流去拜访我的其
他“朋友们。

亲近自然
■新庙中学常迪


